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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石工的印学交游及其篆刻在旧京印坛的地位

邹典飞

内容提要：寿石工是民国时期享誉京城的篆刻家和书法家，他教授金石篆刻，于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1]（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执教达三十年之久，在北方艺术界影响很大，被誉为“执北方印坛

之牛耳”，是当之无愧的印林前辈。其门人弟子更是遍布京城，成就卓著者车载斗量，影响至今不

衰。笔者试图通过出版物及目前的研究资料，对他的交游和篆刻进行梳理，以展示这位艺术家昔日

在北京印坛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寿石工篆刻　交游

一、目前关于寿石工的研究状况

目前关于寿石工篆刻的研究，正式出版的印谱有《寿石工印存》[2]、《寿石工藏印》[3]、《寿

石工藏印精品选集——珏庵藏印》[4]、《蜨芜斋印稿——寿石工篆刻集》[5]，著述类为《篆刻学讲

义》[6]。拍卖市场上寿石工的篆刻资料很多，但笔者抱着严肃的态度，对这些材料不轻易采用。

一些学者对寿石工的生平和艺事有所回忆，笔者选用曾与寿先生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者。如周作

人撰《纪念寿石工》[7]、刘叶秋[8]撰《寿石工先生的“人”与“文”》[9]、王北岳撰《寿石工二三

事》[10]、巢章甫撰《〈蜨芜斋〉自制印逐年存稿》[11]、吴小如撰《寿石工和杨君武》[12]、高伯雨撰

[1]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为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其名称几经变迁，现为行文需要，统一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2]　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中国书店2002年版。

[3]　天津市古籍书店：《寿石工藏印》，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版。

[4]　上海书画出版社：《寿石工藏印精品选集——珏庵藏印》，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5]　上海书画出版社：《蜨芜斋印稿——寿石工篆刻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6]　寿石工：《篆刻学讲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7]　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8]　刘叶秋（1917—1988），原名桐良，字叶秋，号峄莘，以字行，北京人。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文学系，后任

天津《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同时在天津工商女子文学院兼课。1949年后任教于天津津沽大学、北京政法学院。1958年参

加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工作，是三大主编之一。1980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著有《古典小说论丛》《古典小

说笔记论丛》《常用字书十讲》《中国古代的字典》《历代笔记概述》《成语熟语词典》《类书简说》《中国字典史略》

《编辑的语文修养》《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等。刘叶秋久居京华，谙熟旧京掌故。

[9]　刘叶秋：《学海纷葩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0]　王北岳：《印林见闻录（二）》，台北麋研斋2012年版。

[11]　巢章甫：《海天楼艺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12]　吴小如：《霞绮随笔》，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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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印丐寿石工》[1]、石谷风撰《风趣诙谐的寿石工》[2]等。

1．寿石工的生平

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对寿石工（图1）的生平记述颇为翔实：

寿石工，名玺（又作 ），字硕功、务熹、石工（取《尚

书》“攻石之工”意），号印丐、悲凤、珏盫、珏庵、珏公、

无量、悴公、燕客、园丁等。别署咫翠、石尊者、南方墨者、

竹斐居士等。斋馆有湘怨楼、铸梦庐、蝶芜斋、辟支堂、不食

鱼斋、霞外草堂、容簃、馥秋阁、绿天精舍、景黎轩、冷荷

亭、石叶书巢、春声馆、寒篠簃、玄尚精庐、元嘉砚斋、永宁

砖砚堪等。他是浙江绍兴人，生于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二月

（一八八六年一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逝世。

幼年石工和鲁迅兄弟一起，在绍兴的三味书屋受到启

蒙教育，塾师就是石工的父亲寿福谦。寿福谦（一八四九—

一九二九年），又名怀鉴，字镜虚，也作镜吾，曾中过举人，

很注重操守，《历代画史汇传补编》记载，他“工书，学董文敏，善花卉，治印尤能入古”。

寿石工少年时期博闻强记，才思敏捷，熟诵经史，长于填词，特别爱好金石学。沈禹钟《印人

杂咏》诗：“暇日寻碑踏月还，摩崖每上会稽山；石工自是工无敌，入手直教石不顽。”就是

少年石工的写照。后来他曾至东北、山西等地，进入山西大学堂学习，和后来著名的学者徐森

玉先生是同窗好友，期间加入老同盟会，又加入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先生是挚

友。毕业后，他游幕到辽宁沈阳，和钱达根先生一起办报纸，鼓吹革命。辛亥革命以后，他便

长期留居燕京，曾和鲁迅一起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一九一八年与陈师曾等人一起筹创北京

美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院前身），并一直在其中任教。他先后曾执教于北京女子文理学院、

北京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等院校，主要讲授古文诗词和金石篆刻，并被北京大学聘为篆刻导师

多年。他曾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及冰社等书画团体的活动，与许多书画家、学者交

往，在文化界很活跃，诗文论著，时见报刊。他的诗词和书法久负盛名，尤其精于篆刻，偶尔

也作画。他喜欢收藏古墨和印章，收集当时名人写画的扇面也不少。[3]

此两段记录基本上介绍了寿石工的生平及其在旧京的活动。经过笔者研究，发现寿镜吾并非

寿石工之父，两人仅有亲戚关系而已，他们同属于覆盆桥思仁堂寿氏家族。寿永明、裘士雄编著

的《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记寿石工是“寿镜吾之族亲。其父寿予康善治印，有四本《印存》存

[1]　高伯雨：《听雨楼随笔（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石谷风：《亲历画坛八十年：石谷风口述历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3]　转引自《寿石工印存》序。

图1　寿石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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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1]鉴于此书收录了详细的寿氏宗族谱系，故可

确信寿镜吾和寿石工并非父子关系。且寿石工很可

能没回过浙江绍兴原籍，周作人回忆“我同石工攀

谈，知道他不曾到过故乡”[2]。可以作另一佐证。故

此，寿石工属于覆盆桥思仁堂寿氏家族，但其家世

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2．寿石工的轶事

刘叶秋和寿石工有过直接的交往，《寿石工先

生的“人”与“文”》记录了寿先生的生活片段。

寿石工于民国初年定居北京，其“辟支堂”即位于

西单白庙胡同（今已不存）。他的为人，是“人”

与“文”似乎完全脱节。“文如其人”“书如其

人”，这类说法对寿石工并不适用。刘叶秋回忆：

三十年代，我家住在前门外的虎坊桥大街，

向西转北，进南新华街，不远就是琉璃厂，买文

具或逛书铺，非常方便。在这里，常常看见一个

四五十岁的大黑胖子，穿着长袍马褂，头戴一顶

“帽盔”（一种便帽，多用黑布或黑缎制，圆形

如盔，顶有线结，便于取戴），目架像洋瓶子底

一样厚的近视眼镜，坐着洋车（即两轮的人力

车）往来。身体肥硕，几乎塞满车厢；车夫则端

着车把，鸭行鹤步，缓缓走着，仿佛早起遛弯儿

的样子。[3]

据传他早年曾在北京政府当秘书。市长某公，

喜爱京剧，善唱青衣，一日早晨，寿石工到班，即

大声问室内的同事：“某兔（指那位市长）来了没

有？”[4]没人敢接他的话茬儿。此种性格使他难混迹

于官场，最终只能靠鬻书印为生了。（图2—3）

石谷风记寿石工治印：

[1]　转引自《寿氏族亲寿石工》，寿永明、裘士雄编著《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

页。

[2]　周作人撰：《纪念寿石工》，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第311页。

[3]　刘叶秋：《寿石工先生的“人”与“文”》，刘叶秋：《学海纷葩录》，第86页。

[4]　刘叶秋：《寿石工先生的“人”与“文”》，刘叶秋：《学海纷葩录》，第86页。

图3　寿石工篆书六言联

图2　寿石工题“萃珍斋”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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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见他在书画店的窗下，将石墨用墨涂黑，不打稿，用刀如笔，边刻边与人谈笑，

在谈笑中完工。这对于功底不厚、读书不多、知识贫乏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寿先生刻印

不择石质好坏，如遇精美石料，他非常爱惜，修饰加工，增加成色。有顾客问他如何把印章

打磨得光润透明？先生笑而不答，店员拿起石章在寿先生秃头顶上摩擦说，就是这样用人油

上光，这是寿先生的绝招，引起哄堂大笑。寿先生毫不介意，也张口大笑，其神态好似一个

布袋和尚。[1]

据王北岳记，寿石工任教过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对寿石工有生动的刻画：“以最简单之素

描为先生画像；先画一个大圆圈，是先生的胖身体，大圆圈上加个小圆圈，是先生的头部，小圆圈

上画一斜线，并在右上方加一极小圆圈，是先生戴的帽子，大圆圈下添一双脚，这速写便完成了。

也便惟妙惟肖了。”[2]

更有趣的是，寿石工自己刻过一方“肉弹”印，看来他对于这些调侃的说辞并不在意。

关于寿石工的轶事还有许多，笔者仅列以上几则，从轶事中可以领略寿石工的为人和作风，也

可对他的篆刻印风有一定了解。

二、寿石工在旧京的交游

民国时期，寿石工定居北京，他在这里有着广泛的交友圈，其友人几乎囊括了政界、诗词

界、书画界、篆刻界、戏曲界等诸多领域。同时他也是北京诸多金石书画社团的积极参与者。据笔

者统计，寿石工曾加入民国时期著名的金石书画社团“冰社”“北平艺社金石书画会”“北海艺

社”“四宜社”“文艺学社”等，其中“文艺学社”由寿石工发起成立，“四宜社”因寿石工与凌

砚池发生龃龉而宣告解散。

目前关于寿石工在旧京活动的资料不是很多，故很难了解民国时期的寿石工交游情况。笔者通

过《寿石工藏印》《珏庵藏印》《蜨芜斋印稿》《寿石工印存》所存资料，简要梳理寿石工的交游

圈如下。

1．《寿石工藏印》中存为寿石工治印者

通过《寿石工藏印》《珏庵藏印》存印可知，为寿石工治印并与之有交往者有陈师曾、金城、

连文澂、汪洛年、邓尔雅、谈月色、彭祖复、杨天骥、齐白石、陈半丁、孔昭来、王羽仪、钟刚

中、乔大壮、杨炎祚、杨仲子、王希哲、王福庵、孙壮、马衡、许之衡、金禹民、张鼐、钱葆昂、

赵石、何秋江、张寿丞、张樾丞、宋君方。笔者以图表的形式对存印所见与寿石工有交游者进行

介绍：

[1]　石谷风：《亲历画坛八十年：石谷风口述隶书》，第135页。

[2]　王北岳：《寿石工二三事》，王北岳：《印林见闻录（二）》，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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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寿石工藏印》《珏庵藏印》中存旧京各界名流为寿石工所作印章

作者 印文

陈师曾 寿 石工（白）、寿 （朱）、务喜（白）、辟支堂（朱）、寿 私印（白）

金城 寿（白）

连文澂（慕秦） 珏厂石工（朱）

汪洛年（鸥客） 草自然家（白）、沉默其体（白）、鸭知桥（朱）、澹荡（朱）、桃花无别（朱）

邓尔雅 寿 （朱）、寿 （白）、寿玺（白）、寿石工（白）、石工（朱）

谈溶溶（月色） 蜨芜斋（朱）

彭祖复（汉怀） 寿 （白）、石工父（朱）、秾远（白）

杨天骥（千里）

寿（朱）、寿 之印（白）、工愁要福消（白）、蜨芜斋（白）、寿玺（白）、寿石

工（朱）、印丐（白）、石工小词（朱）、枯桐（朱）、山阴寿石工（白）、馥秋阁

（朱）、金谷兰亭同梦（白）、火传四明（朱）、欢憙（朱）

齐白石 苦手（朱）、长年（白）、铸梦庐（白）、寿玺（白）、寿 （白）、石工（白）

陈半丁
寿玺私印（白）、湘怨楼（白）、印丐填词（白）、山阴寿 （白）、 （白）、寿玺

（白）

孔昭来（文叔）

勉力务之必有喜（白）、刻翠词人（白）、蜨芜斋（白）、寿石工（白）、僦居曾忆

香炉营（朱）、山阴寿 印丐（白）、寿 （朱）、玄尚精庐书翰之 （朱）、秾远

（朱）、天首薛碧（白）

王羽仪 鸡（肖形）、旅行（肖形）、寿 （四灵）、印丐（四灵）、佛（造像）

钟刚中（桴堂）
山阴寿 （白）、寿石工（朱）、乙酉印丐（朱）、辟支尊者（朱）、 学（朱）、寿

无量（白）、寿 大利（白）、印丐（朱）

乔大壮

寿第一（白）、寿 私印（白）、铸梦庐（白）、手把芙蓉忆秋水（朱）、枯桐怨

语（朱）、寿 私印（白）、 （朱）、小桐花盦（白）、消息词（白）、擿埴索途

（白）、秾远（朱）、墨以为明（白）、同里东山当年穷塞梦花草草书成（朱）、咫翠

（朱）、尘笺蠹筦（白）、悔不种芙蓉

杨炎祚（烈山）

寿园丁（朱）、山阴寿 石工（朱）、贺梅子同里人（白）、越只青山吴唯芳草

（朱）、寿 （白）、寿石工（朱）、丽日楼台（白）、鉴湖一曲（朱）、鹃红行馆

（白）

杨仲子
黄花依旧（白）、珏庵小令（白）、非浙派（白）、颂父同生日（白）、秦疏汉密齐梁

工（白）、寿 之 （白）

王希哲 蜨芜斋（白）

王福庵 寿 （白）

孙壮（伯恒） 寿 （朱）

马衡 寿 （白）

许之衡（守白） 挑菜归来（朱）

金禹民

绍兴寿 甲戌年五十（白）、强学（白）、永宁砖砚堪（白）、柳边词（朱）、不能担

粪与著棋（朱）、千秋愿（朱）、不食鱼斋（朱）、珏盦（朱）、寿 （白）、家在城

西（白）、寿（朱）、辟支（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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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印文

张鼐（雪扬） 寿印丐（白）

钱葆昂（立庵）
寿 （白）、寿 （白）、印丐（朱）、辟支尊者（白）、永宁砖砚堪（朱）、玄尚精

庐（朱）、帐亸春宵枕欹红玉中有沧桑景（白）、竹斐居（朱）、乙酉生（朱）

赵石 园丁印丐（白）

何秋江 随处春光（白）、寿（朱）

张寿丞 玺（朱）

张樾丞 寿 （朱）

宋君方 越人（朱文）、元嘉砚斋（白）

从图表中可略知寿石工的交友圈。笔者分析《寿石工藏印》仅是藏印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但

从以上资料中也可了解寿石工交游的片段。各界名流为寿石工治印者，如陈师曾、金城、王福庵、

齐白石、马衡、陈半丁、杨天骥、乔大壮、钟刚中、杨仲子、金禹民（寿石工弟子）等，都是民国

时期活跃于北京的重要篆刻家，他们的印风是旧京印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赵石、谈月色、邓

尔雅、王希哲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篆刻家，或曾寓居旧京。通过他们为寿石工所制印章可知，这些

印人和寿先生或直接或间接有一定的交往。据现有一些资料看，杨炎祚（烈山）被认为是寿石工的

老师，或传寿曾师从杨学习篆刻，但通过杨炎祚为寿石工治印“寿园丁”边款“印丐仁丈指正”[1]

来看，杨或是寿的同辈或晚辈，故称“仁丈”。且从《寿石工藏印》排序来看，杨炎祚位置排列寿

石工友人之后，故出于尊师的习惯，杨亦不应为寿的老师。笔者认为杨炎祚是寿石工的晚辈或同

辈，但其生平资料太少，故杨炎祚的生平艺事需进一步考证。宋君方为寿石工夫人（寿石工原配夫

人于1923年死于北京，宋君方为继室[2]）。寿石工弟子巢章甫回忆：“寿师母宋君方夫人，治印与

吾师如出一手，女子之能治印者，无能及。花卉飘逸极似明人，信手拈来，都成妙谛。题字自然雅

逸，又非常人所及。石工师值兴到，题诗词其端，小印累累，更加点缀，赵管风流，不是过也。两

长者各执教京有年，门腊桃李，指不能屈。”[3]从中可对寿夫人窥见一斑。孙壮为旧京著名的银行

家、收藏家、书法家。张寿丞、张樾丞是活跃于琉璃厂一带的篆刻艺人。汪洛年、何秋江（陈师曾

弟子）、孔文叔、钱葆昂、王羽仪、彭祖复皆为寓居京城的艺术家，他们亦以工擅治印名闻一时。

许之衡为擅长治印的学者。连文澂、张鼐两人的信息待考。

《寿石工藏印》中的边款也蕴含着一些重要信息。如杨仲子为寿石工刻“黄花依旧”，边

款：“秋江属，仲子刻，石工攫自秋江案头，欢喜志之。”[4]从中可知此石为寿石工从何秋江案头

“攫”来，何秋江还请杨仲子篆刻，赠予寿石工。从有些资料来看，杨仲子亦对寿石工持弟子礼，

而何秋江为陈师曾弟子，从中可见三人密切的关系。

[1]　见天津市古籍书店《寿石工藏印》，第96页。

[2]　参见高伯雨《长安印丐寿石工》，高伯雨：《听雨楼随笔（二）》，第184页。

[3]　巢章甫：《宋君方夫人》，巢章甫：《海天楼艺话》，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4]　见天津市古籍书店《寿石工藏印》，第105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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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骥为寿石工刻“火传四明”，边款：“彊邨赠石工语，千里琢。”[1]朱疆邨为晚清四大词

家之一，寿石工亦工词，曾请教朱先生，寿作词取法宋代吴文英《梦窗词》（吴文英，字君特，号

梦窗，四明鄞县人），成就亦高，朱疆邨誉寿石工词“火传四明”。此语寿石工曾多次刊刻，从中

[1]　见天津市古籍书店《寿石工藏印》，第130页。

图5　杨仲子刻“黄花依旧”

1.4厘米×1.8厘米

图4　杨炎祚刻“寿园丁”

2厘米×2厘米

图6　杨天骥刻“火传四

明”1.95厘米×1.90厘米

图7　齐白石刻“寿 ”

1.40厘米×1.41厘米

图8　王希哲刻“蜨芜斋”

1.8厘米×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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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寿石工以朱疆邨此誉为荣。据掌故学家高伯雨记，1914年，杨天骥和寿石工同住北京一屋，寿

石工经常将所刻之印向杨请教，杨天骥教他尽去明人戏鸿堂印谱一类的恶俗之态，专攻汉印，旁及

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必能去尽俗气。寿石工将旧作尽数磨去，重新刊刻，此印即为寿石工

请杨天骥所刻。[1]杨天骥在1936年日记中亦记有“又为石工制‘火传四明’印，为石工夫人制‘君

方’小印，系仿汉碑头者。”[2]

齐白石为寿石工刻“寿玺”和“寿 ”印，“寿 ”印边款：“ 字无，说文为许氏所愚者不

谓然，工石仁兄正之，白石，石工误作工石可笑。”[3]吴小如曾追忆寿石工，“平时在作品上署名

不写‘玺’字而用从‘金’从‘尔’的‘ ’，据说是金文写法。但人们往往错读，这使石工先生

很不高兴”[4]。从中似可推断，齐白石最初为寿石工刻“寿玺”，寿不太高兴，故求白石老人另制

一印，齐白石边款中才有“ 字无，说文为许氏所愚者不谓然”的辩解之词，结果又将寿石工的字

误刻为“工石”。其他印人也有将寿 中的“ ”字刻为“玺”者，但齐白石的边款正好证明了吴

小如回忆的确凿性。

王希哲刻“蜨芜斋”，其边款：“石工老友客居都门，嘱作蜨芜斋印。蜨者，二金蜨堂，芜

者，饭青芜室，盖心仪悲盦、缶庐，因以名斋也。余昔有‘私淑一赵服膺二吴’之印，于缶庐外兼

师让翁，为少异耳。石工志同道合，治印数十年，已入赵吴之室，制款识尤精工，今承相属，不禁

布鼓雷门之惧。勉以赵吴两家之意呈正，大雅幸不我治印，壬戌二月希哲寄自沈阳。”[5]王希哲为

东北著名篆刻家，民国时期活跃于北京、沈阳一带。据王北岳先生回忆，寿石工“与王希哲金石论

交，引为同好”[6]。且王目寿为“志同道合”之友。此印刻于1942年，从边款中可知寿石工“蜨芜

斋”之室名，“蜨者，二金蜨堂，芜者，饭青芜室，盖心仪悲盦、缶庐，因以名斋也。”从此印边

款文字中，也可对寿石工治印取法略有了解。

2．《寿石工印存》寿石工治印中的各界名流

《寿石工印存》以“聊以自娱”“玄风独秀”“工执艺事”“以征笑羽”分作四卷，其中“以

征笑羽”即保存了寿石工为旧京中各界名流的治印。通过翻阅《寿石工印存》可知，旧京各界名流

如张海若、赵尔巽、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周肇祥、孙壮、杨仲子、陶北溟、周作人、宋君

方、潘渊若、王世襄、王羽仪、金禹民、曹克家、晏少翔、谢瑞阶、许林邨、陈少梅、尹润生、胡

霜庵、温景博、石谷风等，均请寿石工奏刀。

[1]　参见高伯雨《长安印丐寿石工》，高伯雨：《听雨楼随笔（二）》，第183—184页。

[2]　参见杨恺编著、吴江博物馆编印《千里骏骨——纪念杨天骥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版，第78页。

[3]　见天津市古籍书店《寿石工藏印》，第137页。

[4]　吴小如：《寿石工和杨君武》，吴小如：《霞绮随笔》，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5]　见天津市古籍书店《寿石工藏印》，第39页。

[6]　王北岳：《寿石工二三事》，王北岳：《印林见闻录（二）》，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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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寿石工印存》中存寿石工为各界名流所治印章

   作者    印文

张海若 张海若（白）、甲辰翰林（朱）

赵尔巽 无补（朱）

黄宾虹 宾虹（朱）

张大千 密于无天旷若无地（白）、太华峰头作重九（白）

徐悲鸿 一寸方心镜不尘（白）

周肇祥 周养安小市所得（朱）、二十四商戈之室（朱）

孙壮 贺监同乡（白）、海王村书侩（白）

杨仲子 海燕楼（朱）

陶北溟 陶第一（朱）、北溟所得（白）

周作人 冷暖自知（朱）、知惭愧（朱）、药堂（朱）、越周作人（朱）、知堂（朱）

宋君方
宋（朱）、宋君方（白）、君方画印（白）、君方（朱）、庚子君方（白）、君方（朱）、宋

（朱）、君方（白）

潘渊若 安吴潘氏（朱）、渊若读（朱）

王世襄
王世襄（白）、畅安（朱）、亦何必了（朱）、商榷溪山（白）、襄（白）、鬯安（白）、王

（白）、世襄（朱）

王羽仪
长兴王羽仪辛未年三十（朱）、羽仪（朱）、壬寅生（白）、雨宧（白）、王羽仪印（白）、天

壤（白）

金禹民

禹民（白）、枫堂（朱）、金禹民（朱）、金四（白）、禹民（白）、石可盦（白）、璿尚庐

（白）、彝斋（白）、无限天机（白）、禹民（白）、金禹民（白）、要亦目是民之一（白）、

金禹民（白）

曹克家
克家（白）、克家（朱）、曹（朱）、克家（白）、汝贤（白）、汝贤（白）、克家（白）、汝

贤（白）、曹克家（朱）

晏少翔

晏翰少翔（白）、少翔（朱）、晏翰（白）、晏翰（朱）、少翔补景（白）、甲寅生（白）、

晏（朱）、少翔（白）、晏翰（白）、少翔画（白）、少翔（白）、晏翰少翔（白）、萱意斋

（朱）、晏氏（朱）、少翔摹古（白）、晏少翔（朱）、晏翰长寿（白）

谢瑞阶 瑞阶书画（朱）、瑞阶（朱）

许林邨 林邨（朱）

陈少梅 能使不受相促迫（白）

尹润生 尹润生（朱）

胡霜庵 襄阳胡霜盦画印（白）

温廷宽 温廷宽印（白）、第二流（朱）、景博（朱）、温郎（朱）、温氏景博（白）

石谷风 谷风手拓（朱）、古风堂藏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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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石工印存》为后人整理所成。寿石工夫人宋君方题词云：“珏庵为余治印极多，在浩劫

中仅留数方而已。庚申宋君方记于北京。”[1]因此其中收录的印章仅为寿石工治印的一部分，有一

些印章未能收录。笔者亦曾见另外一些资料，《湖社月刊》亦刊印过一定数量的寿石工治印，如

第七十七册寿为金城之子金开藩治“荫湖”“潜厂”[2]，《启功用印》中存寿石工制“苑北草堂”

印[3]，《百扇斋主手拓悲鸿用印》中存寿石工治“徐悲鸿印”[4]。估计在旧京名家印存及后人中散

佚寿石工治印及印蜕还有很多，从这些吉光片羽中可看出寿石工与旧京各界名流的交往及其在北方

印坛的地位。现简要梳理他们和寿石工有记载的交往片段。

金禹民、温景博为寿石工弟子。金禹民（1906—1982），姓马佳氏，原名马金澄，字宇民，后

改字禹民，号宜斋、西桥，别署自耕老人，斋名谦牧堂、长年馆等，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北京。早

年家贫，入北京宣武门内丽观斋古玩铺学徒，初从遗老金梁学习书法、篆刻及金石学，后从寿石

工习刻印。1939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篆刻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故宫博物院文艺技术

员、北京金石书法研究社理事、中国书画研究社艺术顾问等。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寿石工印

风的继承和发展者，其在北京的影响至今不小。温景博（1919—1997），名廷宽，字景博，又字井

白，满洲镶蓝旗人。十八岁师从寿石工。1940年毕业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曾任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师范大学篆刻导师，京华美专讲师，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等。1949年后，先后任职

于北京市供电局、北京师范大学、华北军区石家庄烈士陵园建设委员会、文物出版社等。温景博一

生留心篆刻，治印亦得寿石工真传，但影响弗及金禹民。除金禹民、温景博外，寿石工的弟子还有

张牧石、汪今异、巢章甫、潘叔威等，杨仲子也曾请教于寿石工。

尹润生为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著名的古墨收藏家。尹润生（1908—1982），原名

培昌，字润生，别署忆竹簃主人，蒙古族，姓博尔济吉特氏，为元世祖忽必烈后裔，清时隶内务

府正白旗蒙古，北京人。早年毕业于北平私立财政商业专科学校，1930年任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

行员。1930年后供职于世界编译馆，1936年任财政高商学校国际贸易、会计科教员。著有《北京典

当业概论》。1954年，受文化部郑振铎之邀参加古墨等文物鉴定会，调入文化部文物出版社工作，

后致力于整理故宫博物院藏墨。1956年，与叶恭绰、张子高、张 伯一起将所藏明代墨珍品合编成

《四家藏墨图录》。1980年，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协的支持下创办北京中国书画学校。尹润生与寿石

工关系颇为密切，寿曾为尹润生治过印。尹先生过世后，他的夫人张颖昭于去世前一年，将尹润生

及几位朋友悼念寿石工先生的文稿交其女博尔济吉特·雨立保存，并讲述了尹先生为寿先生料理丧

事及与朋友一起拟写碑文的事宜。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尹润生曾多次赴琉璃厂说服文物商人，不

要贪利将古墨卖给日本人，使国宝外流。那时寿石工没有子女，家庭负担略轻，故常想方设法支持

尹先生，给予过不少帮助。在尹润生的呼吁下，北平沦陷期间，古墨基本上未流失于海外。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和寿石工亦有一定的交往，但似乎关系并不亲近。1923年12月1日《鲁迅

[1]　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32页。

[2]　参见天津古籍出版社编《湖社月刊》第七十七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2页。

[3]　见金煜编《启功用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4]　见纪经中编著《百扇斋主手拓悲鸿用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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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载：“得寿（ ）之妇赴，赙一元。”[1]对于寿石工丧妻，周树人予以同情。而其弟周作

人撰《纪念寿石工》对寿亦有调侃之意，文章开头“寿石工于去年冬天翘了辫子了。我这样说，并

不是对于石工有什么不敬之意，实在反是记（纪）念他，因为他便是那么喜欢说玩话的”[2]，“我

们同他生疏一点的，看见时还是相当客气，若是遇到了老朋友，便嘲讽笑骂，一齐都来，不但是市

井的‘油口讙’，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也无不出来了。”[3]可见周氏兄弟和寿石工关系较为

一般。

三、寿石工在北京印坛的地位及其篆刻风格

1．民国时期的北京印坛

民国时期，从寿石工的交游和治印来看，他与北方印坛篆刻家交往频繁，他们在艺事上相互切

磋借鉴。目前，许多学者认为齐白石印风（简称“齐派”印风）是清末民初北京印坛的主流风格，

但“齐派”印风能否代表“京派”印风的全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齐白石在北京印坛闻

名之前，以及得享大名时，北京还活动着一大批印人。他们风格迥异，面貌多样而丰富，既有标榜

吴昌硕印风的陈师曾、陈半丁、钟刚中，也有推崇黄牧甫印风的寿石工、乔大壮、易孺，还有恪守

清末传统派印风的周康元、张樾丞、张志鱼，等等。而文人学者中也有许多印人，其篆刻风格个性

十足且影响深远，如丁佛言、马衡、王福庵、陆和九、容庚、黄宾虹等。因此只能说，齐白石印风

是“京派”印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齐白石自己说“旧京篆刻得时名者。非吾门生即吾私

淑，不学吾者不成技”[4]，这也是白石老人晚年的自夸之辞。“齐派”印风并不能代表旧京所有的

篆刻风格。即使是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北京印坛风格还存有许多种（邓散木、金禹民、刘

博琴、徐之谦、顿立夫、宁斧成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齐白石印风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影响较

大且比较重要的一派。

从北方印风特点来分析，旧京印坛崇尚古厚雄浑、典雅庄重，与全国各地篆刻风格有些区别。

以齐白石为例，他的篆刻很早即得到旧京一些士人的认可。齐白石在篆刻上涉猎面很广，他早年师

法丁、黄，旁及汉印；中年以后，取法赵之谦，逐渐形成自家面目，不袭古人，不重修饰，治印大

刀阔斧，自抒胸臆；晚年治印从《天发神谶碑》悟得刀法，辅助以《祀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

篆法，熔汉碑篆法、赵之谦章法、秦权铭文于一炉，用刀侧锋直冲，独来独往，名震中外。齐白石

独创的“齐派”印风虽是北京印坛中一支影响很大的派别，但并未吞噬其他的篆刻风格。

陈师曾在继承吴昌硕印风的基础上，在刀法上借鉴了黄牧甫，从封泥、诏版、碑刻、砖瓦、陶

文中尝试“印外求印”，在吴昌硕、黄牧甫之间寻求出路，用刀刚劲而雄浑，惜去世过早，未能进

一步发展。钟刚中亦标榜吴昌硕印风，其篆刻代表了旧京印风中“高古雄伟”的一派，时人评其印

“端庄肃穆，壮若尊佛”。钟刚中受吴昌硕、赵之谦印风影响较大，广泛取法鼎彝、玺印、封泥、

[1]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1912—192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2]　周作人：《纪念寿石工》，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第311页。

[3]　周作人：《纪念寿石工》，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第311页。

[4]　王明明主编，郎绍君分卷副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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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黄牧甫印风

乔大壮刻“圆方自适”

2.9厘米×2.9厘米

易孺刻“孺之 ”

5.2厘米×5.2厘米

寿石工刻“蜨芜斋”

2.8厘米×2.9厘米

图10　齐白石印风

齐白石刻“中国长沙湘潭人也”

5.7厘米×5.7厘米

碑额、砖瓦、古陶、镜铭、权量、泉币，后服膺黄牧甫印风，然风貌还是以缶翁为依托。陈师曾、

钟刚中、陈半丁印风同属于吴昌硕印风的北传一路。

寿石工早年深得浙派篆刻之长，稍长即师法赵之谦、吴昌硕，取赵“二金蜨堂”和吴“饭青芜

室”中各一字而成“蜨芜斋”。中年后多效黄牧甫风格，广集各派之优点，取古玺之意趣，其印风

清丽刚健，尤擅制朱文小印，在旧京影响很大。词人乔大壮治印，亦取法于黄牧甫，在篆法上参考

古玺、大篆，所治之印刀法劲爽、布局灵活而不拘谨，深得黄牧甫篆刻中之秀雅。易孺为旧京“冰

社”社长，早年曾受业于黄牧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底，为黄牧甫印风的重要传人。他

治印从早年沿袭黄的“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之主张，到采用古玺印用字和章法，以一种

残破而苍浑、古润劲挺的风格兼具黄牧甫的构图理念，成为旧京黄牧甫印风的继承和创新者。寿石

工、乔大壮、易孺在民国时期的旧京印坛中为标榜黄牧甫印风者，可见北方印坛受吴昌硕、黄牧甫

印风的影响深具。

除齐白石印风、吴昌硕印风、黄牧甫印风外，旧京还有一批笃好金石的群体，他们富收藏，

精鉴赏，兼擅治印，如马衡、丁佛言、罗振玉、陆和九、容庚、黄宾虹等。这些学者深谙文字学发

展的脉络，掌握了大量的金石学一手材料，通过研究和考证，对篆刻有着自身独有的理解。他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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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主张上溯秦汉，从古玺、汉印入手，对清代的浙派、皖派印风及清末民初吴昌硕、黄牧甫印风

虽有所借鉴，但还是力主以三代金石文字为基础，从中寻觅复古之途。活跃于琉璃厂地区的篆刻家

周康元、张樾丞、张志鱼等，在印学主张上与金石篆刻家思路相似，但他们要考虑印章的销路，加

之传统文化底蕴弗及马衡、丁佛言、罗振玉、陆和九、容庚、黄宾虹等专业学者，所以在篆刻艺术

成就上，略逊于金石家群体。

除了上列诸家之外，金城、王福庵、唐醉石、杨仲子、丁二仲、杨天骥、杨昭隽、徐宗浩等人

的篆刻亦独具风貌。不过，民国时期，他们的印风很难在旧京诸多风格中形成独立的派别。

从民国时期旧京印风来看，寿石工篆刻风格属于黄牧甫、吴昌硕印风的结合体，也属于影响比

陈师曾刻“壶中天”

2.5厘米×2.5厘米
钟刚中刻“东蛮语堂”

4.1厘米×4.1厘米

图11　吴昌硕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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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且脉络分明的派别。其篆刻风格在继承吴昌硕印风的基础上，受到了旧京印风的影响和古都北

京文化的熏陶，故逐渐变化从而形成一定的个人面貌，得到了旧京一些士人的推崇和认可。

2．寿石工的篆刻风格及其特点

在篆刻上，寿石工最初应受到其父寿予康的启蒙，但笔者未曾见寿予康印存，不能判断其父篆

刻源流。寿石工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时曾制作过讲义，后由其弟子巢章甫整理印行，这是保存

寿石工印论比较重要的资料，其中也寻觅到寿石工篆刻思想的一些主张。

从目前可知材料看，寿石工早年可能受明《戏鸿堂印谱》（见本文第二部分），后得杨天骥指

点，杨教他尽去明人戏鸿堂印谱一类的恶俗之态，专攻汉印，旁及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必能

去尽俗气。寿石工在篆刻学讲义《弃取》章内说道：“若周亮工之《赖古堂印谱》、汪启淑之《飞

鸿堂印谱》，群谓宋元嫡乳，佳处仅在工秀。求其深得汉人矩矱者，百不一二。其弊在墨守小篆，

不知变化。”[1]可见寿石工对《赖古堂印谱》《飞鸿堂印谱》的评价。

后寿石工追摹赵之谦、吴昌硕二家，取赵“二金蜨堂”和吴“饭青芜室”中各一字而成自己的

“蜨芜斋”，这可看出他早年的篆刻学习脉络。鉴于寿石工标榜吴昌硕印风，故而亦上溯吴让之，

所以可以说寿石工中年以前，曾师法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对吴让之，他认为：“皖派能以圆

胜，笔刀兼有……吴熙载所治印，视邓氏为精到，不矜才，不使气，而自具古意，较浙派难学，而

弊亦较少。”[2]对赵之谦：“学浙派须细审其与汉印有合处，去其过方过正雕凿处。赵之谦专神其

变，《二金蝶堂印谱》中，朱文赵之谦印、白文写金石文字长方印，暨魏、沈两氏收藏各印，力矫

浙派之失，深得秦汉铸印、凿印诸法。悉心领会，不至入歧途矣。”[3]“赵氏作印，不拘一格，能

[1]　寿石工：《篆刻学讲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2]　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第24页。

[3]　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第28页。

丁佛言刻“东莱黄人”

2.95厘米×2.95厘米

图12　其余印风

罗振玉刻“磬室”

1.20厘米×1.05厘米

周康元刻“观剑楼主人”

2.5厘米×2.5厘米

杨仲子刻“黄花依旧”

1.4厘米×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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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汉碑碣及泉币镜砖诸文，参酌与互用之。其拟汉铸汉凿，尤为独到。”[1]评吴昌硕：“吴俊卿

非学皖派者，但其中年所作稍近扬州吴氏（熙载），能以圆胜，能以气胜，其指归与皖派同。古雅

浑朴，又砚林丁氏之法乳也。大抵并取浙皖两派之长，而归其本于秦汉。《缶庐印集》中，为贵池

刘氏、平湖葛氏所制诸印，导源石鼓，旁搜金陶文字，不拘一格，能会其通。所谓自成一家，目无

余子，近世之宗匠也。”[2]从寿石工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的评价来看，寿石工对皖派、赵之

谦印风、吴昌硕印风情有独钟，他习印以流派印为基础。

《寿石工印存》收录的寿石工治印存纪年的作品不是很多，但风格多样。从存纪年的篆刻作

品来看，最早的一方为1914年制“十万狂花如梦寐一身孤注掷温柔”[3]，边款：“既集羽琌词句为

楹帖，复刻之石，甲寅十月朔，印丐志。”[4]此为寿石工集清龚自珍词入印，印文为大篆和小篆混

用，似受到黄牧甫印风的启发，从形式上看参考了赵之谦“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

之谦同时审定印”取法《开母石阙铭》中排列方法。整体面貌稚拙，排列略显拘谨，与成熟期寿石

工篆刻有一定的距离。而1917年寿石工制“正燕子新来海棠微绽”[5]，此印与“十万狂花如梦寐一

身孤注掷温柔”风格近似，亦于印内加边栏，取字以小篆为主，但布局较满，似乎还是参考赵之

谦、黄牧甫印风。1918年，寿石工制“无量”[6]、“湘怨楼”[7]，在刀法上已经比1914、1917年治

印成熟，于字的排列和形式上，参考黄牧甫印风较多，而边栏处理上弗如黄的光洁，更像是参考封

泥，可能源于吴昌硕印风的影响。以上四方印寿石工1914年至1918年制，此时他三十岁左右，可见

他受流派印风影响很大，且取法从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到黄牧甫。

通过《寿石工印存》，笔者发现寿石工治印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师法吴让之、赵之

谦、吴昌硕到黄牧甫印风作品；第二类，“印外求印”作品；第三类，寿石工自己的篆刻风格。

（1）师法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印风作品。

①仿皖派吴让之篆刻

“寿氏印丐”[8]，此印边款无纪年，“□青田石精刻之，颇肖扬州吴氏，印丐志。”[9]寿石工

篆刻中与吴让之风格近似者很多，但此印边款明确承认肖吴让之印风，故而寿石工篆刻可以说标榜

皖派印风，也是从皖派入手，进而师法各家。1928年他曾制“非浙派”[10]一印，似乎表达出自己更

钟情于浙派之外的印风。

②仿赵之谦印风

寿石工喜赵之谦印风，似乎源于赵广泛地印外求印。在治印中参考了《石鼓文》《祀三公山

[1]　寿石工：《篆刻学讲义》，“派别”，第21页。

[2]　寿石工：《篆刻学讲义》，“弃取”，第25页。

[3]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93页。

[4]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93页。

[5]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83页。

[6]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91页。

[7]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92页。

[8]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50页。

[9]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50页。

[10]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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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天发神谶碑》《石门颂》《开通褒斜道》以及汉碑额、汉石阙、龙门石刻、砖文、两周金

文、泉布、秦权量、镜铭、汉吉金等，这些尝试在赵之谦之前和同时都是不多见的。故而取法的多

样性为寿石工所借鉴，如他1924年制“ 学”[1]，取字为小篆，但布局上参考赵之谦留红之法，于

印章下侧大量留红，使布局活泼而灵动。“山阴寿氏”[2]边款“印丐略师无闷”[3]。此印于四周留

边较宽，字体秀逸潇洒，从赵之谦篆刻中寿石工汲取了很多创作元素。

③仿吴昌硕印风

寿石工制“珏盦”[4]、“老大”[5]、“园丁印丐”[6]、“石尊者”[7]，或在边款中明确记师法吴

昌硕，或明显为参考缶老者。“石尊者”在布局上参考了吴昌硕，于右下侧留边栏，左上侧则以

“者”“石”笔画充作边栏，整体古朴细腻。寿石工取法吴昌硕更多的也是在于缶老篆刻形式的多

样性。除封泥外，吴昌硕还从《石鼓文》、汉碑额、瓦当、汉砖、金文、陶文、泉布、秦权量、镜

[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08页。

[2]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49页。

[3]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49页。

[4]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43页。

[5]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74页。

[6]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63页。

[7]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78页。

图6　非浙派

1.9厘米×1.9厘米

图5　寿氏印丐

2.1厘米×2.0厘米
图4　湘怨楼　1.65厘米×1.70厘米

图3　无量　1.7厘米×1.7厘米

图2　正燕子新来海棠微绽

2厘米×2厘米

图1　十万狂花如梦寐一身孤注掷温柔

3.1厘米×2.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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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工执艺事

1.50厘米×2.15厘米

图18　燕客

2.3厘米×2.2厘米

图17　伯子石尊

1.6厘米×1.6厘米

图16　寿长君

1.6厘米×1.6厘米

图15　珏盦

1.05厘米×1.00厘米

图14　美意延年

2.0厘米×2.1厘米

图13　石工短歌

2.10厘米×2.15厘米

图12　石尊者

2.5厘米×2.5厘米

图11　园丁印丐

1.8厘米×1.8厘米

图9　珏盦

2.1厘米×2.1厘米

图8　山阴寿氏

2.4厘米×2.4厘米

图7　 学

1.8厘米×1.8厘米

图10　老大

1.6厘米×1.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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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中汲取养分，并将这些被前人忽视的书法、文字素材运用于篆刻之中。且对“封泥”印颇为喜

好，从形式上增强了篆刻的艺术性。但寿石工缺乏吴昌硕的雄浑古拙，故此寿石工印风在旧京还是

属于黄牧甫印风的变种印风，与陈师曾、陈半丁等标榜吴昌硕印风的篆刻风貌有一定的差距。

④仿黄牧甫印风

黄牧甫对寿石工篆刻风格的影响很大，可知这位晚清印坛巨匠的刀法和布局为寿石工所推崇。

《寿石工印存》中篆刻大部分有受黄牧甫印风影响的痕迹，“石工短歌”[1]、“美意延年”[2]、

“珏盦”[3]、“寿长君”[4]、“伯子石尊”[5]颇具代表性，其中“石工短歌”倘若放入黄牧甫篆刻作

品中似乎也难分辨。这些印的边款也记录了借鉴黄牧甫，但略有变化的是，寿石工篆刻的印文用刀

光洁劲挺，但其朱文的边款则不如黄牧甫的精整，有的甚至借鉴了吴昌硕篆刻中封泥的形式，且寿

石工的刀法力道似乎不如黄牧甫。寿石工篆刻此类印章显得精巧细腻，但刚劲处是弗及黄牧甫的。

（2）印外求印

寿石工对于篆刻之外的材料关注很多，正如受到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篆刻印风成功的经验

启发，寿石工很清楚篆刻的发展不能仅局限于流派印风，而要广泛地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和金石材

料。他虽常年定居北京，并在琉璃厂一带鬻印为生，但与琉璃厂一带印人不同的是他对于篆刻有着

自己的理解，并未步趋于清末以来旧京流行的篆刻风格，也未完全依附于单一流派印。

如他对清末旧京篆刻家王石经作品看法：“此外，王石经（西泉）……亦薄负时望，有声印

林。石经为陈介祺（簠斋）制印极多……石经所作，囿于规矩之中，非不雅饬，忒鲜意趣。”[6]可

见寿石工对篆刻并非一味地临摹，他主张印从书出，在《旁通》中云：“书法必本之篆籀。然隶与

草，篆籀之支与流裔也。故学书必兼及汉魏碑志、晋唐帖本，以闳其趣。秦汉印如文之‘六经’，

书之篆籀，固为治印家之宗主。然非博览金陶诸文，不能宏其旨趣，则博取兼取，实为至要。”[7]

寿石工主张从金文、陶文、甲骨文、古碑及汉碑额文、古砖瓦文、泥封入手，“以上数种文字，

不啻古人真迹，非如后人附会自作可比。如能备置浏览，自于篆刻学有无量裨益。大抵钟鼎彝器

泉布文字，以之入印，至多古趣；权量诏版，入印即秦篆也。汉篆足为秦篆之助。砖瓦文于拟汉

印时，颇可假以神其变。至泥封尤为汉印嫡派，用作朱文，自然纯古，皆不可不夙为服习者也。

融会贯通，自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则在个人之材力精能而已。”[8]可见寿石工对篆刻除

师法流派印外，深谙篆刻的发展要从这些金石资料入手，广泛地尝试印外求印，这也是晚清诸多

大家所遵从的一种方式。《寿石工印存》即存有许多，以甲骨文入印的有“燕客”[9]、“工执艺

[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37页。

[2]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71页。

[3]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42页。

[4]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69页。

[5]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77页。

[6]　寿石工：《派别》，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第21页。

[7]　寿石工：《派别》，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第6页。

[8]　寿石工：《派别》，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第15页。

[9]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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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寿

2.9厘米×3.0厘米

图32　印丐

1.9厘米×1.9厘米

图31　寿氏

2.1厘米×2.2厘米

图30　寿

1.5厘米×2.0厘米

图29　寿

1.7厘米×2.0厘米

图28　寿长君

1.60厘米×1.65厘米

图27　石尊延年

1.95厘米×2.05厘米

图26　辟支

1.40厘米×1.45厘米

图25　寿

1.0厘米×1.8厘米

图24　通微之

2.05厘米×2.10厘米

图23　无量寿

3.9厘米×3.9厘米

图22　

直径1.9厘米

图21　 之

1.9厘米×1.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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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1]，仿古玺印的有“寿 ”[2]、“ 之 ”[3]、“ ”[4]、“无量寿”[5]、“通微之 ”[6]等，仿

六国币的有“寿”[7]，仿古陶文的有“辟支”[8]，仿汉铜印的有“石尊延年”[9]，仿玉印的有“寿长

君”[10]，仿元押的有“寿”[11]。此外在边款中明确记录文字来源的，有取自《秦公敦》（秦公簠）

的“寿”[12]，取“砖鼎齐鏄”的“寿氏”[13]，取“毛公鼎颂鼎”的“印丐”[14]，取“归盘盂鼎”的

“老大”[15]，学“斯翁”（李斯）的“无量制词”[16]，取“克鼎大梁鼎”的“无量”[17]，从中可见寿

石工取法的广泛性，对于金石资料的运用可谓运用自如。寿石工身处民国时期的旧京，他是各种金

石书画社团的参与者，友人也基本囊括活跃京各界名流，故而寿石工可以在琉璃厂及金石家、书画

家、收藏家手中得见大量的金石资料，为他篆刻取法提供了便利。

（3）寿石工篆刻风格的形成及其发展

寿石工篆刻从最初师法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到黄牧甫，他三十岁左右治印大略可以看出以

此四家篆刻风格为依托，进而广泛尝试印外求印，从金文、陶文、甲骨文、古碑及汉碑额文、古砖

瓦文、泥封取法。进入20世纪40年代，寿石工的篆刻印风基本成熟。《寿石工印存》中带纪年边款

的如1944年制“温郎”[18]、1945年制“弟二流”[19]、1946年制“商榷溪山”[20]，为寿石工去世前四五

年前的作品。总体概括寿石工的篆刻风格，还是以黄牧甫、吴昌硕印风二家为主，其中黄牧甫对其

印风的影响尤为深具。据笔者分析，首先从喜好上看，寿石工好细腻柔美的印风，吴让之、赵之

谦、黄牧甫契合他的喜好，但同时受吴昌硕“封泥”印的启发，对于缶翁边栏的运用由衷地佩服。

且从《寿石工印存》中看，有两方印边款还是记录了一些信息。如“寿石工”印边款记“大壮、印

丐同作”[21]，从中可知寿石工与乔大壮合作此印，虽不清楚何人篆文，何人刊刻，但可知二人关系

非比寻常，且取法近似，均服膺黟山派黄牧甫印风，乔大壮亦为活跃于旧京黟山派印风重要传人。

[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74页。

[2]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页。

[3]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3页。

[4]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7页。

[5]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88页。

[6]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54页。

[7]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2页。

[8]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30页。

[9]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83页。

[10]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69页。

[1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1页。

[12]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1页。

[13]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0页。

[14]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56页。

[15]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74页。

[16]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90页。

[17]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90页。

[18]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53页。

[19]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53页。

[20]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35页。

[2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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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食鱼斋”边款：“戏效桴堂刻法，印丐记。”[1]“桴堂”为民国时期旧京重要的篆刻家

钟刚中。[2]寿石工在《杂忆当代印人，得十九绝句，又附录一首，盖自况也》中云：“头白虫鱼忏

昔狂，桴堂或者逊槐堂（陈师曾）。心肝镂尽浑无那，奇气纵横意可降。”[3]天津著名篆刻家张牧

石对钟刚中的篆刻则认为：“翁（钟刚中）名不及寿公（寿石工），而艺实高于寿公也。”[4]钟刚

中为民国时期标榜吴昌硕印风的篆刻家，故而可知寿石工身边的友人或为吴昌硕印风传人，或为黄

牧甫印风的推崇者，所以寿石工印风的形成同时受到了身边友人的影响。

而从一些资料来看，寿石工一生治印数量极为庞大，据称曾有数万方之多。其自用印也超过两

千多钮，他在《杂忆当代印人二十首》中自评道：“我书意造本无法，偶弄锥刀类我书，敢诩印林

穷正变，众流截断亦区区。”[5]且他在琉璃厂常年鬻印为业，据称他给人治印题字都是当场就干，

又快又好，价格又低，很受欢迎。他写对联是边撰边写，联成书就。刻印也不过墨稿，直接反书于

石上，或将印面涂黑，运刀如笔，谈笑间金石为开，看似随意，却反映出他深厚的功底。他刻印也

不择刀石，从中可以看出寿石工刻印速度极快，很多作品直接在印石上书写。他认为：“石上着

墨，必须反写。初学每苦欹斜，熟能生巧，自然精妙……刻时专注意于运刀，事半功倍。此法似繁

实简。”[6]

笔者试从《寿石工印存》中选取数印，略作分析。白文印如“园丁长年”[7]、“寿石工金石

寿”[8]、“一洗十年新学肠”[9]、“寻梦意”[10]、“密于无天旷若无地”[11]、“太华峰头作重九”[12]、

“高嘉铨印”[13]、“克家”[14]。“园丁长年”“寿石工金石寿”二印在汉印的基础上吸收了吴昌

硕的刀法、黄牧甫及赵之谦的布局，显得深稳大方，但雄浑中透出秀逸之美。“一洗十年新学

肠、”“寻梦意”“密于无天旷若无地”“太华峰头作重九”印在吴让之印风基础上，构图吸收

了黄牧甫的创作理念。“寻梦意”印下侧留有大片红，使此印左右对比强烈。“密于无天旷若无

地”“太华峰头作重九”二印为张大千所制，整体灵动飘逸，用刀爽快，以浅冲之法将线条控制得

到位精准。虽寿石工白文印以秀为主，但并不油滑，这得益于他深厚的学养和书法功底，能游刃

[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18页。

[2]　钟刚中（1885—1968），字子年，号柔翁，别署桴堂，广西邕宁（今南宁）人，壮族。光绪二十七年（1901）

举人，三十年（1904）进士，授吏部主事，后由清政府派送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民国初年，曾任湖北通山县及河北成

安、宁晋等县知事。后因“拙于周旋，宦途坎坷” ，遂不复居官，南下广州。1937年返京定居。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

[3]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4]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第208页。

[5]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第225页。

[6]　寿石工：《着墨》，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第29页。

[7]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61页。

[8]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48页。

[9]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77页。

[10]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181页。

[11]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24页。

[12]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24页。

[13]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80页。

[14]　见李洪啸、李颖林编《寿石工印存》，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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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一洗十年新学肠

2.5厘米×2.4厘米

图42　寿石工金石寿

2.4厘米×2.5厘米

图41　园丁长年

2.7厘米×2.9厘米

图40　不食鱼斋

1.85厘米×1.80厘米

图39　寿石工

1.5厘米×1.5厘米

图38　商榷溪山

2.1厘米×2.2厘米

图37　弟二流

2.0厘米×2.1厘米

图36　温郎

1.5厘米×2.0厘米

图35　无量

1.5厘米×1.4厘米

图34　无量制词

1.60×2.05厘米

图33　老大

1.5厘米×1.6厘米

图44　寻梦意

2.4厘米×2.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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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密于无天旷

若无地

2.5厘米×2.5厘米

图53　子衡

3.7厘米×3.7厘米

图52　蒙衣自信者难

2.85厘米×2.90厘米

图51　石剸魂梦能娱我

2.5厘米×2.5厘米

图50　蜨芜斋

2.75厘米×2.90厘米

图49　园丁

0.4厘米×0.4厘米

图48　克家

0.4厘米×0.4厘米

图47　高嘉铨印

3.6厘米×3.7厘米

图46　太华峰头作重九

2.2厘米×1.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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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纵横自如。“高嘉铨印”印一方3.6厘米的大印，整体以汉印为基础，但构图灵活，“嘉”字

“力”呈盘曲状，动感十足，“铨”字“金”“全”上部以相同形状处理，以似重复却大胆的设计

增添了此印的特色。而“克家”一印0.4厘米见方，但用刀沉雄稳重，无丝毫懈怠之气。

寿石工的朱文印亦很有特色，如“园丁”[1]、“蜨芜斋”[2]、“石剸魂梦能娱我”[3]、“蒙衣

自信者难”[4]、“子衡”[5]。“园丁”脱胎于吴昌硕封泥印，整体外侧追求残破，印文用刀多呈直

线，以左侧“丁”的粗犷和右侧“园”的精整形成对比，使雄强和秀美熔于一炉。“蜨芜斋”为朱

文印中最精整的一方，整体初看似黄牧甫，但除具有黄的构图理念外，边栏借鉴了封泥，构图则

从赵之谦求挪让，一方印中出现了正方形、三角形等几何构图，堪称佳作。“石剸魂梦能娱我”

印构图似泉币，但空间处理灵活，疏处疏，密处密，整体浑然天成。“蒙衣自信者难”印集合黄

牧甫、吴昌硕印风之长，以吴的载体附着黄的构图，但气息纯正，气势不小。“子衡”印与白文

“高嘉铨印”应为对章，寿石工此类大印初看似吴昌硕，但构图中借鉴了黄牧甫，堪称吴黄结合

之后的再创作。

总之，寿石工篆刻风格应属于黟山派黄牧甫印风的北传系统，其整体面貌还是秀逸精密为主，

雄浑次之，他的篆刻多变而善学各家之长。他能根据所需进行创作，《寿石工印存》所收篆刻作品

风格虽多样，但最终还是以黄牧甫为归宿。同时，寿石工在旧京常年以鬻印为业，大量的实践为他

的篆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加之他自身的出身和学识不同于旧京篆刻界中匠人群体。从他交往的旧

京各界名流可知，寿石工是一位活跃于京城的艺术家，他对于篆刻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非依附

于某家某派的印风，而是以流派印为基础，广泛地尝试印外求印，通过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自

身独有的篆刻面貌。故而，民国时期的北京印风中寿石工的影响不容小觑，其篆刻风格适应了旧京

各界人士的需要，从达官显宦到平民子弟均闻寿石工之名。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寿石工的篆刻风

格虽被旧京许多篆刻家继承，但无论是学识还是在艺术的造诣上，他们很难和寿先生比肩，故而仅

从形骸入手，徒取其貌，反而逐渐走进了篆刻发展的歧途。正如民国时期老北京四大书家张伯英一

样，张逝世后他的书法亦成为绝响，学其书者也是由于才力的原因未能从张伯英书法的影响中走

出。寿石工的结局是凄凉的，他身后无子女，宋君方女士虽在艺术上对其有所继承，但也未能超越

其夫。笔者曾多方搜寻旧京具有独特风貌的篆刻家，但他们的晚境大多以悲剧结局，其艺术最终彻

底被“齐派”印风吞噬。

（作者系国家典籍博物馆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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